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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rating of land values) 3的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其原因至少有四个。 












                                                 
1
 Terry Dawyer 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澳大利亚从事律师职业，他的电子邮箱是 terence.dwyer@ 
dwyerlawyers.com.au。本文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陈婉芳和李扬翻译，本刊编辑部校译。 
2 参见 http://www.wealthandwant.com/themes/underpop/Sun_Yat-Sen.htm。 


















                                                 
1 他试图使非法占用公地的人支付土地使用费用的传记参见 http://adb.anu.edu.au/biography/bourke- sir- 
richard-1806。“伯克在任时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增长时期。1831 年至 1837 年间, 税收收入从£122855 增加到

















































                                                 
1 出自 William Hutchison Gresham and Herbert Spencer, Land Tenure Reform League of Victoria 1870: Land 
reform league : [Tracts no. 1-7], Land Tenure Reform League of Victoria, Melbourne. 参见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记录 http://trove.nla.gov.au/work/19703235?selectedversion=NBD6373396。 
2 从 Brennan (1971)可以看出。另外注意到堪培拉的规划者芝加哥建筑师 Walter Burley Griffin 是芝加哥的亨
利·乔治俱乐部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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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大桥的融资方式是由悉尼海港大桥法案规定的。桥的三分之二的成本是由当时的铁路委员会支付，
剩下三分之一的成本是由居住在悉尼和北岸城市的居民支付的固定资产改良税(betterment tax)承担。之前这
个税收从 1923 年起开始征收, 远在这座桥开放使用之前。 
到桥开放使用时止，桥梁建设的融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如纳税人协会、畜牧协
会和一些议员的煽动在 1931 年达到了顶峰。因此新选出的 Lang 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启用过桥收费的制度。
到 1932 年时政府已经决定了过桥要收费，随之而来的争论是谁应该付费。最终同意行人过桥时无需付费。 
对新桥收取过桥费的预期激怒了一些悉尼人。城北的居民感到特别不爽，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过桥
费。在 1931 年末由国家公路和驾驶员协会完成的研究表明, 如果机动车每天从北岸开到市里，每年会增加




    在七十年代,惠特拉姆(Whitlam)工党政府开始给地方政府拨款。拨款的融资
来源于所得税和销售税。因此，其结果是，支付收入所得税的人，主要是工薪收
入者，付出代价去补贴了本应当支付土地市政服务费的人或地主们。 

























                                                                                                                                            
额外 30 镑的成本, 这种新闻不受需要付费的人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住在悉尼北部郊区的人也觉得不
公平，因为他们通过纳税(和过桥费)支付新桥的很大一部分成本,但那些生活在市外的人也能使用桥受益。” 

































                                                 
1 参见 http://www.pc.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4/6943/26water.pdf。  
2 更多资料参见 http://www.pc.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5/15423/sub0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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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啊， 你要我重说一遍我的苦难，这苦难确实难以言传的啊！”(Virgil, Aeneid, II, 3)(原文为“Umspeakable, O 
Queen, the griefs you order me to relivet!” 中译采用了杨周翰的中译本《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1999――
译者注) 
当经济学不是被应用来生产丰裕，而是被发现用来生产稀缺以得益于私人时，对于一个真正的经济学
家来说，这是最令人沮丧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对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为 17 世纪的伦敦宴会
大厅所画的“丰富战胜贪婪”的杰作深有同感。 




















    与新南威尔士不同,堪培拉通过联邦政府出售改良后的土地而为供水系统支
付成本。水的费率一直是基于未改良土地的价值。因此,从 1988 年自治后,水的





























(在悉尼是肖尔黑文河(Shoalhaven River); 在墨尔本是米切尔河(Mitchell River))。 
在悉尼和墨尔本,当九十年代水利当局被州政府公司化之后，以前建造的和
由市政服务费纳税人和用水者支付的资产被分配给州财政部所有的公司。例如，





                                                 
1  故事的部分内容参见 http://www.icrc.act.gov.au/water-and-sewerage/inquiries-and-investigations。 还有可以
用来娱乐更愤世嫉俗的读者的故事：在 2013 年当一个新的独立委员建议应该降低价格时,澳大利亚首都直
辖区政府和 ACTEW 立即着手推翻“独立“委员会。 
然后要求别人为他们已经支付过并拥有的东西付费。1这个后果当然是给州财政
部创造了一个垄断租金，然后以水费的形式征收隐性的间接税。2 
    从土地市政服务费制度到“用户付费”定价制度的转变被“经济学家”广为
称赞,这些“经济学家”从来都不明白对用水的有效率的定价方式应该包括两部




























 因为宪法第 90 款禁止州政府征收消费税，因此征收隐性的税在法律上是很重要的。因此垄断租金必须伪
装成合法的“服务价格”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 这种诡计似乎可行，连法官也都糊涂地认可。我们很难
责怪法官，因为面对经济“专家”提供的令人困惑的报告时，几乎没有人会理解。 
3  参见 http://pc.gov.au/projects/inquiry/urban-water/report。 一些委员会选择不讨论或处理的一些其他证据
参见 http://pc.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9/104275/20101129-canberra.pdf 第 166 页和 
http://pc.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9/110548/20110606-canberra.pdf 第 632 页。 
电力定价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故事。 
在澳大利亚发电的成本通常大约是 4 到 5 分每千瓦时。基于历史成本的配电
费用可能带来 3 到 4 分的成本增加。相比之下,在堪培拉截至 2014 年 12 月的价


























至 1%,现在可能达到 7%左右。鉴于 7%对一宗千百万美元的房地产交易收取的费
用可以高达百万美元,律师们各显神通帮助客户免交此类费用。3最受欢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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